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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第一山的「弘福寺」
李曉東

黔靈山坐落在貴陽的西北隅，作為城
中罕見的山水秘境，它以「城裡有山，山
下有湖，湖山居城中」的獨有格局，素來
享有「黔南第一山」的美譽。這裡地處高
原，應了當地的老話：「貴州有座山，離
天三尺三。」山高雲近，立于山巔，俯瞰
貴陽全城，黔中美景盡收眼底。山勢雖高
聳，卻滿目蒼翠、湖水澄碧，別有一番靈
秀氣象。

我初次登上黔靈山，留給我的印象
是這裡的三多：一是古樹多。林木蓊鬱如
蓋，植被茂盛；二是野鳥多。雖不識其
名，但婉轉啼鳴迴盪山谷，瞬息引我靜
聽；三是獼猴多。小淘氣們不懼人、反近
人，雖偶有調皮搶食之嫌，卻為遊人平添
了情趣和擔心。

山中林木頗有原始森林的感覺，胸
徑數尺的古樹隨處可見，枯枝斷椏橫躺在
地。導遊介紹，這些朽木和斷椏會以自己
的身軀孕育新苗，使森林代代延續。也正
因枯樹傾頹，樹冠殘缺，再仰望林間的天
空，竟然顯得支離破碎。雲朵不知被誰人
切割成片片碎玉，彷彿是一幅抽像的油
畫。

行至山腰，在密林的濃綠間，隱約現
出一座規模宏偉的寺廟。其紅牆黑瓦，格
外醒目。原來這便是聞名遐邇的弘福寺。
有人說，黔靈山之「靈」，正源于此，可

見其地位之重。我立于弘福寺山門外，靜
觀朱牆肅穆。忽聞，鐘聲悠然蕩出山坳，
又緩緩迴旋而上，餘音裊裊，佛感深長。
再觀，門口一對兒石獅早被遊人撫摩得光
滑如鏡，獅鼻更是油亮有餘。

買票進寺，但見青煙裊裊纏繞在簷
角，信眾們手捧香燭絡繹不絕。香爐裡的
香灰堆得老高，每一縷上升的煙靄，都似
乎載著信徒虔誠的心願。只見許多香客絡
繹不絕地來此虔誠地參拜，看來此處的香
火旺盛。行至山門，見中門背面題著「人
間淨土」四字，筆力渾厚，彷彿向香客明
示：這裡已遠離了塵世的喧囂。

轉入經樓，誦經聲與木魚的敲擊聲
相伴默契。恍惚間，似有雨絲拂過面頰、
落花沾上衣角，心緒一下子被撐得開闊起
來。再到羅漢堂，殿內塑像纖塵不染。
五百羅漢千姿百態，色彩明麗：有的羅漢
怒目圓睜，有的含笑垂眉，有的垂足而
立，有的盤腿端坐，各有神韻。每尊塑像
下雖有名諱標注，可誰又會執著于記全
五百羅漢的稱謂？在其面前，只需默默地
觀看，便會感覺到佛法的包容。

天王殿單簷歇山頂的飛簷翹角，與山
門遙遙相對。彌勒佛笑迎，四大天王肅立
兩側；背後地藏莊嚴，慈悲凝視；大慈大
悲殿中千手觀音法相端麗，護法殿匾額高
懸「三洲感應」，韋馱菩薩佇立其內；與

其它寺廟不同，這裡的大雄寶殿前沒有常
見的香爐。而是設了一方型石池，池內不
蓄水，只盛滿燃燒的香燭。火光跳動間，
映得殿宇愈發肅穆，也映得香客們的臉龐
格外虔誠；寶殿左側是財神殿，殿內五位
財神分坐其間，寄托著人們對財富的渴望
和期許。

走出弘福寺向上攀登，山頂有一處開
闊平台，站在這裡，大半個貴陽城的風貌
都清晰可見。朝下俯瞰，樓群高低錯落，
像孩童精心堆砌的積木錯落有致；遠處的
南明河如一條碧色絲帶，繞著城區緩緩流
淌，水波粼粼間似載著整座城的煙火氣；
近處的黔靈湖則靜得像塊浸了水的墨綠翡
翠，波瀾不驚。岸邊的柳枝垂入水中，經
風一吹，水面便漾起圈圈漣漪，逐漸暈到
湖心，再暈進遊人的心裡。

我貪婪地欣賞眼前的美景，不經意
間聯想到人生的起伏，豈不也如同這山中
景色的變化。樓群參差猶如命運的高低起
伏，黔靈湖的靜水流深亦如人生的波瀾不
驚；城市喧囂如鬧市車馬，公園靜謐亦如
空谷回音。而今，人們之所以認定黔靈山
為「靈」，並不在于寺中香火的興隆。而
在于它能讓每一個行走在山間的人，都不
知不自覺地放慢腳步，細聽鳥鳴，也聽見
自己的心聲。

下山時，又遇著幾隻猴子在樹枝間

跳躍，鳥鳴依舊繞耳，弘福寺的紅牆已隱
在密林之後，只聞聽到零星鐘聲偶爾飄至
耳邊。忽然覺得，這座藏在都市裡的山、
湖和隱在密林裡的寺廟，像幾條減慢生活
節奏的緩衝帶……它讓我們在鋼筋水泥澆
築的城市裡，能尋到一處慢下節奏來的角
落。在這裡，人們可以靜聽古樹講歲月的
故事，望眼湖水映出的澄澈心境，手摯香
燭祈禱虔誠的心願……

原來，繁華與幽靜從不是對立的。
就像我腳下的這座貴陽城，一面是高樓林
立的煙火人間，一面是山清水秀的禪意天
地。而弘福寺，正是這二者之間最融洽的
鏈接。不需要刻意地說教，只仰望山巔之
上的藍天白雲，任山間的微風拂面，聽殿
內的梵音，賞湖水中的漣漪，就可以切
身體會到：「城市需要喧囂，園林需要
幽靜，生活需要奔波，放鬆心情需要靜
謐」。

我感歎，忙碌了一輩子的人們，難
得退休之後來到這裡遊覽觀光。當你駐足
茂密的山林中，散步在濃郁的樹蔭下，靜
聽餘音環繞的鐘鳴裡，忽然覺得，在與弘
福寺的近距離接觸中，你才能在快節奏的
忙碌裡，守住內心的安寧，找到心靈的期
盼。有了此行與弘福寺的相遇，何止是心
情的愉悅，更難得的是從中體會到人生的
感悟……

詩意的秋天
姚宗亮

秋天是個充滿詩意的季節，它以自然景觀的壯美、
濃郁厚重的魅力，令人心馳神往。當我走進富有詩情畫
意的園林，頓覺神清氣爽，深深感受這個季節獨特的韻
味和深邃的意境。

我鍾愛秋天，愛戀秋天迷人的色彩。那些金黃色的
銀杏樹、紅彤彤的楓葉、碩果纍纍的果樹、清澈如鏡的
湖水，還有溫暖而不炙熱的陽光，使我感受到大自然的
豐饒和生命的希望。趁著國慶假期，我遊走於風景秀麗
的四季河、環島公園、八里灣濕地公園等多處風景區，
盡情觀賞美妙的秋日勝景。目之所及，大地換上了五彩
斑斕的盛裝，在秋陽的輝映下，渲染成一幅幅絢麗多姿
的丹青畫卷，公園顯得格外明朗、靜謐、傳神……給人
一種無限的遐想，給人們帶來歲月的美好。

金黃是秋天的底色，那是成熟的色彩，也是一年
中收穫碩果的象徵。漫步於四季河、環島公園，但見一
片樹林中，銀杏林獨樹一幟。舉目望去，金黃色的銀杏
葉呈現出靚麗的色彩，演繹著秋日獨有的浪漫與詩意。
一株株銀杏樹上張掛著一串串果實，看上去珠圓玉潤，
光澤鮮艷。這就是中醫俗稱的白果，食用可醫化痰、降
壓、抗衰老等。銀杏看似不大，落在地上也很不顯眼，
然而卻引起遊人頓足而蹲地撿起。這正是：「寒露秋染
十月妍，玉樹可見一寸丹。歷盡風雨無怨悔，終將虯枝
戴桂冠。」

走進八里灣濕地公園，一覽無餘的湖光水色盡收眼
底。但見清澈的秋水宛如一面鏡子，寧靜而深邃，彷彿
是一位思秋的詩人，沉靜地張望著秋的色彩。金色的荷
葉漂浮在湖面上，儼然秋天的詩隨波蕩漾。岸邊瀰漫著
落葉的清香，讓人心曠神怡。群鳥不時掠過湖面，留下
悠揚悅耳的鳥鳴，讓凝重的深秋更顯祥和。觀賞湖水之
餘，我饒有興致地賦詩一首：「一泓秀水揚玉波，幾葉
輕舟伴鳥歌。殘荷風骨韻猶在，垂柳倒影水中落。」

離開碧水如練的湖畔，繼而徜徉於幽靜的公園叢
林，沿途的風景更是情有獨鍾，讓人目不暇接。我舉起
手機拍攝一個個瑰麗的精彩畫面。此時的楓樹林如火如
荼，片片紅葉將滾燙的詩意帶給了大自然。楓葉宛如點
燃的火焰，象徵著秋日的熱情和活力，流露出一種奔騰
澎湃的美。楓葉如霞似綢，醉了紅塵，觸動了心情，久
久地在心中燃燒著、沸騰著。唐代白居易詩云：「寒山
十月旦，霜葉一時新。似燒非團火，如花不待春。」杜
牧詩言：「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劉禹
錫詩云：「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一代
偉人毛澤東感詠：「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眾多讚
美紅葉的詩句，流傳至今，膾炙人口。欣賞先賢歌詠楓
葉的詩句，讓人陶醉不已。我突發靈感，賦詩一首：
「丹楓似火耀蒼穹，楓林盡染別樣紅。不與百花鬥妍
媚，只待一抹秋色濃。」

漫步於公園深處的百花園，更是引人入勝。亭亭玉
立的桂花樹，層層疊疊，繁花似錦，流光溢彩。桂花的
顏色可謂五彩繽紛，橘黃的稱丹桂，淡黃的稱金桂，白
色的稱銀桂。金桂深黃若金，銀桂潔白如玉，丹桂橙紅
似火。每當金秋時節，桂花盛開，清香四溢，給秋天增
添了一抹靚麗而浪漫的色彩。那些散發著淡淡清香的桂
花，如同繁星點點，宛如顆顆金黃璀璨的寶石，裝點著
秋天的醇美，綻放出俏麗誘人的魅力。觀賞桂花之餘，
賦詩感懷：「不羨群芳爭麗艷，只留清香灑人間。莫道
秋來無美景，滿園金桂意更綿。」

遊覽於菊花園，彷彿走進了花的海洋。五顏六色的
菊花，奼紫嫣紅，如詩如畫，美不勝收。菊花有紅色、
黃色、白色、紫色、粉色、橙色等，那些嬌艷欲滴的花
朵在陽光照耀下熠熠生輝，盡顯高潔之美姿。花朵隨風
輕輕搖曳，散發出淡淡的清香。繁花以其絢麗奪目的色
彩，為大地披上一套華麗的衣裝。為歌詠菊花之美，賦
詩詠之：「瓊枝玉蕊扮靚裝，飲露凌霜傲骨香。金菊惹
得遊人醉，直言秋色勝春光。」

「秋氣堪悲未必然，輕寒正是可人天。」「自古
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讓我們走進秋天，擷
一抹秋色入懷，剪一縷秋光入卷，敞開寂寞的心扇，一
路與秋同行。以秋天的詩意為題，盛讚秋天的美景，歌
頌祖國的大好河山。此時愛秋的我，撰寫一首《秋日詠
懷》，抒發對秋天的情感：「金風裁剪攬秋光，碧水長
天入畫廊。最是橙黃橘綠時，人間美景勝天堂。」

茶香作伴好過冬
葉正尹

今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分外清冷。北風在窗外不知

疲倦地打著呼哨，把光禿禿的樹枝刮得左搖右晃。天色總

是灰濛濛的，即便是在白天，屋裡也得早早亮起燈。那股

子寒意，彷彿能穿透玻璃窗，絲絲地滲到人的骨子裡。一

個人待在屋裡，手腳總是冰涼的，時間久了，竟覺得連屋

子都空曠得有些寂寥了。

在這樣的午後，我總會自然而然地想起它來，那罐

山茶花茶。取出那只用了多年的闊口陶杯，捏一撮茶葉進

去。茶葉烏褐乾燥，蜷縮著，與窗外沉睡的萬物一同入了

定。可當沸水沖入的剎那，「呲」地一聲，恰似一個沉睡

的魂靈被喚醒了。一股白濛濛的水汽猛地升騰起來，撲在

臉上，是暖的；一股清甜的香氣，就藏在這水汽裡，悄然

散開。

那香氣，

可 真 叫 人 安

心。它不是那

種濃艷撲鼻的

花香，倒更像

是一陣若有若

無的、帶著甜

味的風。這風

宛若從某個遙

遠的春日山谷

吹來，穿過凜

冽的寒風，悄悄地鑽進了我的屋子。它不聲張，只是靜靜

地瀰漫開來，擠走了屋裡因久閉而產生的沉悶氣。我常常

會忍不住把鼻子湊近杯口，深深地吸一下，讓那股清甜的

暖意，順著呼吸，一直流到心底去。

手捧著這杯茶，心裡便覺得踏實了。熱力透過陶壁，

穩穩地傳遞到掌心，先前那點僵冷，很快就被驅散了。指

尖慢慢恢復了柔軟，連帶著整個身子也鬆弛下來。我捧著

它走到書桌前，它便陪著我讀書；我捧著它窩在沙發裡，

它便陪著我發呆。它從不打擾我，只是在一旁靜靜地散發

著它的溫度和香氣，如同雪夜歸家時，門廊下為你亮著的

那盞燈。

有時候讀倦了，我會端詳著杯中的湯色。那茶湯是

清澈的、溫潤的琥珀黃，十分好看。小口地啜飲，茶湯滑

過喉嚨，沒有半分苦澀，只留下一片妥帖的甘潤。這甘潤

在喉頭久久不散，恍若把呼吸都染甜了。窗外是北風統治

的、萬物凋敝的世界；可我的口中，卻含著它為這寒冬開

闢出的一個小小的天地。

說來也怪，捧著這杯茶，人也就覺得冬天不那麼難熬

了。它拿暖意對付著外面的寒氣，又用這縷花香，撫平了

心裡的寂寥。它讓我覺得，這漫長的冬日並非一片死寂，

總還有些美好的、生機勃勃的東西，在默默地陪伴著你，

溫暖著你。

窗外的風還在吹著，天色也漸漸暗下來了。但我案頭

上的這一杯茶，卻依舊溫著，香著。它化作了這冬日裡一

座不熄的、微小的爐火，照亮並溫暖著一方小小的天地。

這個冬天，有它作伴，很好。彷彿連窗外的風聲，也成了

為這片刻寧靜伴奏的弦音。

深耕者與歲月的私語
王波

人們總愛說「白駒過隙」，看著日曆悄然撕下的

頁碼，便慨歎生命短暫。但沉心細想，生命從不單靠時

鐘的滴答聲衡量。其真正的長度，藏於每一次用心的感

受，每一段銘刻的記憶中。當我們主動為生命注入更多

元、更豐盈的體驗，便是在親手拓寬它的維度，讓有限

時光容納無限可能。

生命最動人的姿態，並非在重複中消磨，而是在新

鮮的探索裡生長。若生活陷入「兩點一線」的循環，時

間便成鈍刀，悄然磨去生命的稜角與活力。而敢於跳出

舒適區、擁抱未知的人，總能在未涉足之地，為生命開

闢新天。美食家蔡瀾的人生，便是一場隨味覺環遊的旅

程。

東京新宿的深夜，他循甜香拐進窄巷，那家三十年

鯛魚燒小店正冒熱氣。老闆將烤好的鯛魚燒遞上，外皮

焦脆，咬下瞬間，滾燙紅豆沙裹著淡奶香在口中化開。

老闆笑說「今日紅豆分外甜」，蔡瀾點頭，覺得這深夜

的一口甜，格外慰藉心靈。

曼谷清晨，他擠進市集，冬陰功湯的酸辣味勾住腳

步。攤主是位戴銀飾的阿婆，香茅、南姜、檸檬葉在鍋

中翻滾，傾入鮮椰漿，投入活蝦。蔡瀾蹲在路邊，捧粗

陶碗先喝湯，酸辣於舌尖炸開，繼而椰漿醇厚漫上，最

後蝦鮮留於齒間。就著鄰攤阿姨遞來的芒果糯米飯，他

頓悟何為「曼谷味道裡藏著的熱烈」。

摩洛哥馬拉喀什市集，他隨賣香料老人穿行，停於

一間塔吉鍋小店。揭開燉了一下午的陶罐，羊肉混著藏

紅花與肉桂的香氣撲面。羊肉酥爛，湯汁滲入古斯米。

老人坐在對面，以阿拉伯語含笑言語。蔡瀾雖聽不懂，

卻從對方眼中笑意與唇間美味，品出味覺原是跨越語言

的橋樑，能將陌生善意直送心底。

幾十年來，他舌尖所嘗的新味，皆成生命獨特印

記；與食相關的故事，俱為人生珍貴片段。這些鮮活體

驗，不僅賦予生命活力，更讓有限歲月在多樣探索中得

以延展。

蔡瀾以開放的感官擁抱世界廣度，而延伸生命的

另一法門，在於如村上春樹般，對日常進行深度耕耘，

遠離無效消耗。他自三十歲專職寫作起，便建立起一套

簡樸規律的生活韻律。清晨微光中，他伏案四小時，與

文字為伴，專注創作；午後則跑步或游泳，在身體律動

中澄澈思緒；夜晚或靜讀，或聆樂，滋養精神。他極少

參與無謂應酬，避免瑣事侵擾。正如他在《當我談跑步

時我談些什麼》中所言：「我能一直寫下去，多虧了這

樣規律的生活。」這份對時間珍視的自覺，使他在四十

餘載創作生涯中持續迸發活力。從《挪威的森林》到

《1Q84》，一部部作品不僅構築了豐饒的精神世界，更

讓他在專注的體驗中，將每一刻過得飽滿而深刻。

若新鮮體驗拓展了生命的廣度，那麼高質量的深耕

則積澱其厚度。

同一經歷，淺嘗輒止者只得模糊掠影，而潛心鑽探

者，卻能從中掘出本質，將體驗沉澱為生命養分。敦煌

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便是以六十餘載光陰，在莫高

窟風沙中書寫了「堅守與深耕」的傳奇。

初至敦煌，她方二十出頭，面對漫天黃沙。洞窟

昏暗，全憑手電光觀摩壁畫。老研究員叮囑「要慢看，

方能懂」，她遂懷揣放大鏡與筆記本，日復一日沉浸其

中。為究唐代《五台山圖》細節，她踏木梯近觀，發現

屋簷下竟藏著極小的鈴鐺，鈴上紋路依稀可辨；遠山道

有挑擔小人，擔上隱現「茶」字。她忘情記錄，直至腿

麻電耗，心中卻為又一發現滿溢歡喜。

日後身為院長，她仍保持每日入窟的習慣。嚴冬為

考證壁畫年代，連待三小時，手凍得發紫，筆記卻滿載

新得。人問其枯寂否，她笑答「每日皆有新發現，何枯

之有？」從青絲到白髮，她的生命已與石窟緊緊交織。

於她，相伴莫高窟的每一天皆非重複，今日或見新的色

彩痕跡，明日或識新的歷史信息，每次細緻觀察、每次

深入研究，都是對生命體驗的昇華。這份對體驗質量的

極致追求，使她的生命不僅跨越時間長河，更在與千年

文明的對話中，獲得了不朽的價值。

生命從來不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無需為指針轉動

而焦慮。它更像是一次與體驗的擁抱。減少無謂消耗，

勇敢探索未知，用心深耕所歷，讓時光的每一刻充滿感

知與意義。如此，生命便能在不經意間，突破時間的藩

籬，延展至更廣闊、更豐盈的境地。那手電光下凝視千

年的壁畫，每一次深入的解讀，都照亮了生命自身的永

恆。


